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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儿童主任”推行 11 年仍待机制认可

“必须有人把政策
送到需求旁边”

儿童主任，乍听来与“妇女
主任”类似，具体做什么？《国务
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意见》（下称《意见》）中明确了
四大方向———推进儿童保护组
织与机构的建设； 指导对儿童
家庭监护的监督和报告； 加强
儿童活动场所、 服务设施的建
设与开放； 指导对儿童福利政
策的宣传。

王振耀对此举了个例子。
2010 年，还在民政部任职的王振
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行赴
云南慰问困境儿童时了解到，当
地一名儿童得了疝气，手术 3 次
未根治， 手术费却花了近 3 万
元。 其实，困境儿童兜底政策已
经铺开，孩子本可以到更好的医
院接受免费治疗。

“儿童身边必须有连接政府
与百姓的人，把政策送到需求旁
边。 ”王振耀说，通过社会工作的
方法，能够将特殊儿童群体问题
妥善解决，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
工作机制。 这也是儿童福利示范
项目的源起。

关于“儿童主任”的详细职
责，2019 年 5 月，民政部等 10 部
门曾在困境儿童保护方面发文
明确： 定期随访监护情况较差、
失学辍学、患病、残疾等儿童，协

助提供监护指导、 返校复学、落
实户籍等具体工作。

以专业化视角成为
儿童权利的守护者

实践中，具体工作并不局限
于上述两个文件中要求的内容。
四川省内江市鹤林村有 300 多
名儿童， 其中留守儿童接近 200
人。 曹丽君是这里唯一的儿童主
任。 六年中，她做得最多的就是
家访，挨家挨户收集梳理儿童信
息， 介绍儿童保护政策和知识，
给孩子做学业辅导和心理疏导，
尽可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去年疫情期间，曾出现未成
年人自杀或死亡的极端案例。 在
监护缺失的情况下，特殊情况儿
童的专业照料问题得到重视。 随
后，民政部连续出台通知、方案，
首先便是明确儿童主任要及时
发现报告，并具体要求分类做好
临时照料。

王振耀认为，这是开始注重
依照现实情况，站在儿童视角关
注具体问题的体现。“就像看到
池塘， 就应当想到儿童溺水风
险，儿童视角的专业化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 儿童主任不仅是国家
政策的传递者，还是儿童权利的
守护者。 ”

试点 11 年后，儿童主任的专
业化效果逐渐在云南乡村显现。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
有一对困境姐弟，儿童主任杜赛

芳帮他们落户口、上学籍、申低
保、 修房屋……去年疫情期间，
其继母在境外无法返回，杜赛芳
一边联系在福建打工的孩子父
亲， 一边连续 18 天到孩子家中
做饭照料。

有声音认为，《意见》 要求
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
童主任，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家庭支持不足、社
区保护不够的问题， 提供了破
解之道。

没工资，谁来做？

2019 年发布的 10 部门联合
意见要求，儿童主任由村（居）民
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
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
村（居）民委员会女性委员担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儿童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
任徐珊介绍，村民对本村风俗人
情和儿童状况最为了解，外来人
员常常难以融入。 实际情况中，
儿童主任确实大多由村里的女
性担任，且多数已为人母。

在过去的地方试点中，儿童
主任仅是公益方向的学术研究
实践项目，“主任” 并非行政职
务，多数地区的“儿童主任”实际
上是领取少许补贴的“志愿者”。

瑞应来自云南省瑞丽市俄
罗村，是第一批试点选拔出来的
儿童主任。 俄罗村有 936 个孩
子，家访调研、整理档案等各种

相关工作填满了她每天的日程。
但从 2010 年的每月 600 元，到现
在的每月 800 元，儿童主任的收
入始终难以支撑她的家庭日常
开销。

资金一直是儿童主任项目
试点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儿童主
任试点项目里，资金大多来自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扶贫基
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财政状况
好些的地方政府也会视情况予
以一定补贴。“补贴最高的是宁
夏，每人每月补 300 元，有些省份
没有。 ”王振耀说。

《意见》提出，儿童主任要专
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法定
职责。 对此， 王振耀十分欣喜，
“这也就意味着， 儿童主任工作
将成为一套系统，首次进入到国
家体制中。 ”王振耀指出，“有了
国务院文件作为依据，资金问题
将逐步得到解决，儿童主任可以
接受更多专业培训，生活也能得
到改善。 ”

“农村妇女”
如何迈过专业门槛？

让瑞应焦虑的是，要是再过
两年她干不动了，谁来接手？“我
们村好几个妈妈对儿童工作感
兴趣，但许多偏远地区的农村女
性知识水平有限， 甚至还有文
盲。 ”这让瑞应十分头疼。

专业培养是唯一方法。
从 2010 年儿童主任项目实

施开始，徐珊就一直尝试开发人
才培养体系， 经过十来年的摸
索， 在多所高校教授指导下，儿
童主任试点项目建立了一套有
中国特色的儿童社会工作体系。

徐珊介绍，在 2021 年 1 月最
新版的培养手册里，入户家访时
的沟通技巧等都被清晰列出，每
张入档文件的每个空如何填写，
都做了明确标示。 此外，新上任
儿童主任如何与家庭建立关系
等，都是初级培训目标。

中级培训会增加沟通技巧等
难度，徐珊举例，当面对儿童受侵
害情况时，若沟通不畅，孩子可能
不愿意透露，但如果错误沟通，则
可能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

更进阶的课程则需要分具
体情况讨论，会涉及儿童侵害的
社区预防识别、残障儿童的平等
融入、儿童性教育和青春期沟通
疏导等，培训内容将随着其工作
的不断深入而逐渐专业化。

徐珊告诉记者，随着儿童主
任岗位逐渐在全国覆盖，线下培
训难以满足广泛需求，网络培训
课程应运而生，并在去年疫情期
间得到进一步推广和使用。“公
益项目资金有限，捐献方更愿意
把钱直接用在孩子身上，也就是
物资捐赠和救助一类。 我们希望
社会能更重视面向儿童主任的
培训，重视专业服务对儿童更长
远的影响，一起推动这套培训体
系不断推广。 ”徐珊说。

（据《新京报》）

� � 2019 年 9 月，云南省瑞丽市俄罗村儿童主任瑞应前往学校了解一名孤儿的学习生
活情况，目前瑞应是他的监护人

目前全国有 66.3 万名“儿童主任”

经过多年调整准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今年迎来多项改革措施。 6月 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首个工作文件，落实未保
法配套政策和重点任务，其中提及‘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首次提出实现专人专岗。

儿童主任被认为是政策的传递者，也是孩子的守护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这是真正‘将未保工作扎进泥土’的制度。
事实上，‘儿童主任’项目已在基层以民间力量推行了 11年。2010年，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牵头组织‘儿童主任’

项目，并首先在 5省 120个村内进行试点。 随着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儿童主任作用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同时，
没工资、不专业、没人干等现实窘境仍待解。


